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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盂
蘭
勝
會
﹂︵
盂
蘭
盆
會
︶
是
中
國
民
間
大

﹁
節
﹂，
這
本
是
佛
教
節
日
，
而
中
國
是
一
個
各
種
宗

教
互
相
包
容
共
存
的
國
家
，
佛
教
和
道
教
也
有
﹁
盂

蘭
節
﹂。
現
今
，
﹁
盂
蘭
勝
會
﹂
已
列
為
﹁
中
國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今
年
十
一
月
，
香
港
潮
屬
社
團
總
會

亦
曾
舉
行
﹁
中
元
節
︵
香
港
潮
人
盂
蘭
勝
會
︶﹂
活
動
，

慎
終
追
遠
，
超
渡
亡
魂
。

且
說
﹁
美
髯
公
﹂
朱
仝
，
因
為
放
走
了
﹁
插
翅
虎
﹂
雷

橫
，
刺
配
滄
州
。
知
府
對
他
有
好
感
，
無
須
收
監
，
而
在

堂
上
列
班
，
聽
候
差
遣
。

天
下
事
，
有
時
候
不
知
是
福
是
禍
？
小
衙
內
纏

要
朱

仝
陪
伴
玩
耍
，
知
府
舐
犢
情
深
，

朱
仝
專
門
陪
伴
小
衙

內
玩
耍
；
無
須
在
堂
上
站
班
。

時
過
半
月
，
正
值
七
月
十
五
，
﹁
盂
蘭
盆
會
﹂
大
齋
之

日
，
年
例
各
處
點
放
河
燈
，
修
設
好
事
。

知
府
堂
裡
侍
婢
傳
話
，
說
是
夫
人

朱
仝
帶
小
衙
內
往

看
點
放
河
燈
。
朱
仝
如
命
，
遂
抱
小
衙
內
望
地
藏
廟
去
看

點
放
河
燈
。

才
交
初
更
時
分
，
朱
仝
肩
背

小
衙
內
，
繞
地
藏
廟
轉

了
一
圈
，
來
到
水
陸
堂
放
生
池
邊
，
看
放
河
燈
，
小
衙
內

爬
上
欄
杆
玩
耍
。

此
時
，
有
人
在
背
後
拉
了
朱
仝
一
下
衣
袖
，
說
道
：

﹁
哥
哥
借
一
步
說
話
。
﹂

朱
仝
回
頭
一
看
，
見
是
雷
橫
，
大
吃
一
驚
，
深
恐
被
人

看
見
自
己
與
雷
橫
在
一
起
，
便
連
忙
叫
小
衙
內
坐

不
要

到
處
亂
跑
，
﹁
我
去
買
糖
共
與
你
喫
﹂。

說

轉
身
問
雷
橫
：
﹁
賢
弟
因
何
到
此
？
﹂
雷
橫
立
刻

扯
朱
仝
到
靜
處
才
發
話
。

朱
仝
放
下
小
衙
內
，
隨
雷
橫
到
靜
處
。
試
想
一
個
四
歲

小
孩
，
仍
未
定
性
，
平
時
攜
同
出
街
亦
須
寸
步
不
離
，
何

況
在
水
陸
堂
放
生
池
邊
，
看
放
河
燈
，
閒
雜
人
多
，
更
不

應
讓
一
個
四
歲
小
孩
獨
處
，
朱
仝
身
為
節
級
，
竟
如
此
粗

心
大
意
，
無
他
，
只
因
雷
橫
的
出
現
，
令
﹁
美
髯
公
﹂
亂

了
方
寸
。

朱
、
雷
二
人
來
到
靜
處
，
雷
橫
說
是
逃
走
後
，
攜
母
投

奔
梁
山
泊
入
夥
，
宋
江
思
念
舊
日
之
恩
，
眾
頭
領
亦
感
激

不
淺
，
乃
特
地
﹁
教
吳
軍
師
同
兄
弟
前
來
相
探
﹂。

朱
仝
正
問
﹁
吳
先
生
見
在
何
處
？
﹂
背
後
轉
出
吳
學
究

道
：
﹁
吳
用
在
此
。
﹂

朱
仝
稱
吳
用
為
﹁
吳
先
生
﹂，
而
雷
橫
則
稱
吳
用
為

﹁
吳
軍
師
﹂，
兩
者
之
間
有
此
不
同
的
稱
呼
，
可
以
看
出
在

上
山
入
夥
的
態
度
上
，
各
有
取
捨
。

所
以
當
雷
橫
、
吳
用
二
人
遊
說
朱
仝
入
夥
時
，
朱
仝
表

示
，
自
己
為
了
義
氣
才
放
走
雷
橫
，
因
此
才
刺
配
滄
州
，

﹁
天
可
憐
見
，
一
年
半
載
，
掙
扎
還
鄉
，
復
為
良
民
﹂，
乃

勸
二
人
﹁
請
回
﹂，
莫
再
在
此
惹
事
生
非
。
可
是
，
雷
橫

為

向
宋
江
邀
功
，
仍
厚

臉
皮
遊
說
朱
仝
上
山
入
夥
，

卻
被
朱
仝
斥
責
：
﹁
我
為
你
母
老
家
寒
放
了
你
去
，
今
日

你
到
︵
倒
︶
來
陷
我
為
不
義
﹂。

梁
山
泊
宋
江
一
干
人
等
，
盤
踞
山
寨
，
言
為
﹁
聚

義
﹂，
實
則
亦
有
陷
人
於
為
不
義
之
舉
，
今
為
朱
仝
一
語

道
破
。

︵
細
說
水
滸
．
二
六
七
︶

無

捧
出
來
的
青
春
歌
手
林
欣
彤
為

一
個
﹁
水
之
源
﹂
賣
廣
告
，
大
聲
朗
讀

﹁
湄
公
河
對
泰
國
人
好
重
要⋯

⋯

﹂
筆
者

聽
來
十
分
礙
耳
，
因
為
由
泰
北
至
南
流

經
的
主
要
河
流
是
﹁
湄
南
河
﹂，
湄
公
河
則
由

中
國
雲
南
流
向
柬
埔
寨
和
越
南
，
和
泰
國
是

沾
不
上
邊
的
。

有
人
說
湄
南
河
流
在
泰
國
之
主
流
，
泰
語

稱
為
﹁
招
拍
耶
﹂，
實
則
亦
非
也
，
全
稱
應
讀

作
﹁
湄
南
招
拍
耶
﹂，
﹁
招
拍
耶
﹂
在
泰
語
是

﹁
河
流
﹂﹁
湄
南
招
拍
耶
﹂
便
是
湄
南
河
之
全

稱
了
。

從
西
藏
雪
山
流
出
經
雲
南
南
奔
入
泰
國
和

越
南
的
兩
條
大
江
，
在
中
國
境
內
分
別
為
雅

魯
藏
布
江
和
伊
諾
瓦
底
江
。
南
流
分
為
﹁
湄

公
﹂
和
﹁
湄
南
﹂
也
有
另
解
，
流
金
邊
出
越

南
西
貢
︵
現
稱
胡
志
明
市
︶
的
是
男
性
之

河
，
稱
﹁
公
﹂，
而
流
泰
國
之
﹁
湄
南
﹂
是
母

性
之
河
，
此
﹁
南
﹂
是
嫵
媚
之
﹁
南
﹂
而
非

﹁
男
﹂
意
，
所
以
吃
此
河
水
之
泰
國
人
帶
陰

性
，
泰
國
男
人
講
話
也
軟
軟
糯
糯
的
，
不
知

是
否
與
此
有
關
？
是
以
今
後
聽
人
提
起
泰
國

之
河
，
不
希
望
再
聽
到
誤
讀
為
﹁
湄
公
河
﹂

了
，
﹁
湄
公
﹂
是
響
音
，
好
讀
好
記
，
但

﹁
公
﹂﹁
南
﹂
兩
河
不
同
源
也
不
同
流
程
，
基

本
地
理
常
識
別
再
亂
讀
才
是
，
曾
見
過
有
個

才
子
大
作
家
寫
文
章
也
把
泰
國
湄
南
寫
作

﹁
公
﹂
可
知
貪
順
口
，
很
易
一
錯
再
錯
。

多
年
前
筆
者
航
海
，
曾
專
走
越
南
至
柬
埔

寨
金
邊
之
航
線
，
記
憶
中
入
金
邊
必
要
駛
入

湄
公
河
經
西
貢
︵
胡
志
明
︶
市
中
心
就
水
退

大
船
再
不
能
駛
入
，
要
在
西
貢
泊
一
晚
第
二

朝
水
漲
再
駛
入
金
邊
，
有
此
經
驗
對
此
兩
河

特
別
熟
悉
，
所
以
聽
人
搞
錯
，
分
外
礙
耳
。

當
我
們
說
﹁
食
在
廣
州
﹂

的
時
候
，
真
的
是
認
為
廣
州

的
食
物
最
好
吃
嗎
？
當
我
們

說
﹁
食
在
廣
州
﹂
的
時
候
，

我
們
真
的
了
解
這
句
話
的
原
意

嗎
？最

近
看
了
陳
夢
因
︵
特
級
校
對
︶

的
︽
粵
菜
溯
源
錄
︾，
才
明
白
，

原
來
﹁
食
在
廣
州
﹂，
在
當
初
並

不
是
我
們
如
今
說
的
好
吃
的
食
物

在
廣
州
，
而
是
另
有
所
指
。

未
說
特
級
校
對
考
證
出
﹁
食
在

廣
州
﹂
的
原
意
之
前
，
先
說
特
級

校
對
這
個
人
。
在
︽
粵
菜
溯
源
錄
︾

的
﹁
序
一
﹂
裡
，
星
河
先
生
說
：

﹁⋯
⋯

日
本
侵
略
東
北
，
人
心
愛

國
，
皆
有
匹
夫
有
責
之
感
。
京
、

滬
各
地
熱
血
人
士
，
紛
紛
北
上
，

到
東
北
聲
援
。
遠
在
南
方
英
國
割

佔
地
的
香
港
，
對
國
事
向
來
比
較

淡
漠
，
及
百
靈
廟
戰
起
，
卻
有
一

人
奮
身
而
起
，
單
刀
匹
馬
，
直
奔

塞
外
，
冒
鋒
鏑
之
險
，
採
訪
抗
日

戰
爭
中
可
歌
可
泣
的
故
事
。
﹂

這
個
人
就
是
當
時
才
入
報
壇
不

久
的
記
者
陳
夢
因
。
戰
後
他
在
香

報
紙
撰
寫
的
﹁
波
經
﹂
和
﹁
食

經
﹂，
名
噪
一
時
，
而
對
於
粵
菜

的
考
證
，
更
下
了
不
少
功
夫
。
他

引
了
最
初
寫
過
︽
廣
東
新
語
︾
的

屈
大
均
說
的
：
﹁
天
下
食
貨
，
粵

東
盡
有
之
，
粵
東
所
有
食
貨
，
天

下
未
必
盡
有
。
﹂
從
而
考
究
出
，

自
唐
代
以
來
，
派
往
南
蠻
之
地
當

官
的
，
就
傳
出
了
，
廣
州
的
食
貨

確
實
比
北
邊
的
多
，
在
閒
聊
中
便

有
﹁
食
在
廣
州
﹂
的
口
頭
禪
。

所
以
，
﹁
食
在
廣
州
﹂
的
原
意

是
指
食
材
眾
多
。
當
然
，
食
材

多
，
加
上
融
合
了
各
地
的
烹
調
技

術
之
後
，
﹁
食
在
廣
州
﹂，
自
然

就
演
變
為
美
食
眾
多
了
。
從
食
材

眾
多
到
美
食
眾
多
的
﹁
食
在
廣

州
﹂，
如
何
演
變
？
廣
州
又
有
哪

些
特
別
的
美
食
是
他
鄉
所
無
？
在

這
本
︽
粵
菜
溯
源
錄
︾，
娓
娓
道

來
，
可
觀
得
很
。

看
新
聞
，
台
灣
的
立
法
委
員
高
金
素

梅
被
傳
跟
比
她
小
十
一
歲
的
內
地
才
子

許
知
遠
墮
入
愛
河
。
傳
聞
未
經
女
主
角

親
口
證
實
，
卻
引
起
我
對
這
位
女
人
的

興
趣
。

原
來
這
位
台
灣
原
住
民
不
但
有
豐
富
的
情

史
，
被
人
稱
為
﹁
為
愛
而
活
的
女
人
﹂，
個

人
的
經
歷
更
傳
奇
。
曾
是
明
星
和
歌
星
，
從

藝
十
多
年
後
，
有
了
點
積
蓄
，
欲
逐
漸
淡
出

演
藝
圈
，
她
開
始
經
營
婚
紗
店
，
然
而
，
一

場
無
情
的
大
火
不
但
把
剛
進
入
正
軌
的
事
業

毀
於
一
旦
，
更
連
累
了
六
名
員
工
在
火
災
中

喪
命
。

沮
喪
到
極
點
的
情
緒
好
不
容
易
恢
復
過

來
，
更
沉
重
的
打
擊
接
踵
而
來
：
身
體
被
驗

出
了
肝
癌
。
命
運
豈
止
是
玩
弄
人
，
簡
直
想

要
人
命
。
於
是
，
她
放
下
日
夜
顛
倒
的
演
藝

生
涯
，
積
極
配
合
治
療
，
做
了
肝
切
除
手
術

後
，
就
搬
到
了
陽
明
山
居
住
，
並
在
住
家
旁

邊
的
空
地
上
，
親
自
種
菜
，
吃
有
機
食
物
，

遠
離
煙
酒
、
咖
啡
，
每
天
練
氣
功
、
爬
山
、

行
走
。
如
此
單
純
和
作
息
規
律
的
山
居
生

活
，
不
但
助
她
健
康
復
原
，
更
令
容
光
煥

發
。
之
後
，
她
以
無
黨
籍
身
份
出
選
原
住
民

區
立
法
委
員
，
連
任
至
今
。
期
間
，
到
北
京

的
中
央
民
族
大
學
民
族
學
系
苦
讀
六
年
，
取

得
學
位
。

除
了
擔
任
立
委
外
，
她
還
成
為
台
灣
肝
癌

防
治
代
言
人
。
對
於
曾
經
走
過
的
日
子
，
歷

盡
﹁
滄
桑
﹂
的
她
在
分
享
抗
癌
經
驗
時
，
說

了
一
句
懇
切
的
話
：
﹁
心
靈
的
排
毒
，
比
身

體
的
排
毒
更
為
重
要
啊
！
﹂

從
一
段
小
小
的
八
卦
新
聞
，
令
我
讀
到
一

個
勵
志
故
事
，
還
看
到
一
個
女
人
如
何
經
歷

過
生
命
的
洗
禮
後
，
從
追
求
無
數
個
小
愛

中
，
走
上
為
民
請
命
、
追
求
﹁
大
愛
﹂
之

路
，
從
而
實
現
生
命
的
意
義
。
面
對
這
樣
的

女
人
，
不
用
說
那
位
熱
血
奔
騰
的
年
輕
才

子
，
連
女
人
如
我
都
想
愛
上
她
了
。

生
命
對
有
些
人
來
說
，
可
以
順
順
當
當
，

享
受
平
凡
是
福
；
但
對
另
一
些
人
來
說
，
卻

是
坎
坷
曲
折
的
，
但
如
何
活
出
精
彩
，
在
於

你
對
生
命
的
態
度
，
貧
苦
出
身
的
高
金
素
梅

如
是
。
為
愛
而
活
的
女
人
，
她
也
應
該
得
到

愛
神
的
祝
福
和
眷
顧—

雖
然
她
也
是
一
位

受
爭
議
的
人
物
。

為愛而活的女人

與
﹁
國
寶
一
百
﹂
同
期
在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展
出
的
，
還
有
極
具
趣
味
的
︽
康
熙
大
帝
與
太

陽
王
路
易
十
四
特
展
︾。

想
出
這
個
主
題
的
策
展
人
腦
筋
靈
活
，
將
東

西
方
兩
個
看
似
毫
無
關
連
的
皇
帝
與
國
王
串
連
在
一

起
，
非
常
的
有
創
意
。
要
將
相
關
的
歷
史
和
文
物
結

合
在
一
起
，
不
知
花
費
了
幾
許
的
人
力
和
物
力
，
果

然
，
看
了
簡
介
之
後
，
才
了
解
這
是
歷
時
三
年
多
，

不
斷
的
溝
通
和
聯
繫
才
能
促
成
的
美
事
。

兩
位
從
未
謀
面
的
君
王
卻
有

驚
人
的
相
似
之

處
。
首
先
，
兩
位
君
王
都
是
幼
沖
即
位
，
路
易
十
四

即
位
時
年
僅
六
歲
，
康
熙
皇
帝
八
歲
登
基
。
因
為
都

是
幼
年
君
主
，
路
易
十
四
由
母
后
安
娜
皇
后
攝
政
，

康
熙
皇
帝
則
是
祖
母
孝
莊
太
皇
太
后
訓
政
。

兩
位
君
王
親
政
後
都
夙
夜
孜
孜
，
戮
力
國
事
，
因

此
文
治
武
功
同
稱
顯
赫
。
路
易
十
四
在
位
七
十
二

年
，
康
熙
皇
帝
也
在
位
有
六
十
一
年
之
久
。
前
者
樹

立
了
近
代
歐
洲
專
制
政
治
的
典
範
，
後
者
則
開
創
了

康
熙
盛
世
。

康
熙
和
路
易
十
四
是
透
過
十
七
世
紀
來
華
的
法
國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連
接
起
來
，
開
始
了
彼
此
的
聯
繫
。

耶
穌
會
的
傳
教
士
不
僅
將
基
督
教
帶
來
中
國
，
也
將

西
方
文
明
帶
進
中
國
，
因
此
，
中
國
有
了
琺
瑯
瓷
，

法
國
也
有
了
青
花
瓷
。

瓷
器
真
的
很
美
，
不
論
是
形
體
、
顏
色
、
圖
樣
在

在
都
是
絕
美
的
藝
術
品
，
令
人
愛
不
釋
手
，
難
怪
歐

洲
人
對
中
國
瓷
器
像

魔
似
的
瘋
狂
收
藏
，
也
千
方

百
計
的
想
學
習
製
作
方
法
，
最
後
雖
終
能
如
願
，
不

過
，
技
巧
仍
然
比
不
上
中
國
，
而
且
器
物
上
畫
的
中

國
人
是
有

西
方
臉
孔
的
中
國
人
，
不
中
不
西
，
很

是
滑
稽
。

在
歷
史
文
物
中
，
康
熙
與
路
易
十
四
有
往
來
的
證

據
就
是
，
路
易
十
四
寫
給
康
熙
的
書
信
，
雖
然
只
是

一
封
平
常
外
交
辭
令
的
書
信
，
但
是
看
到
法
國
國
王

寫
給
中
國
皇
帝
的
信
，
還
是
覺
得
很
特
別
，
彷
彿
東

西
方
的
交
流
就
在
眼
前
展
開
來
了
，
而
我
們
則
見
證

了
歷
史
性
的
一
刻
。

可
惜
的
是
，
沒
有
康
熙
的
回
信
，
也
不
曉
得
康
熙

有
沒
有
回
信
？

東西皇帝的秘密交往

我在英國生活多年，自以為把英國各地的名勝
景點都看遍了，直到最近，我才突然發現，

我對自家附近的絕佳妙境竟然一無所知。
那一天春暖花開，風和日麗，朋友娜塔莉和艾琳

說，這樣的好天氣，不出去簡直是辜負了上帝創造
人間的美意。於是我們決定出去踏春。
「去哪裡呢？」 娜塔莉說：「我知道一個好地

方，你們隨我來，保證你們不會後悔。」
娜塔莉開車，「信馬由韁」來到一個去處，停下

來說，「好久沒來這裡了，我們就在這裡散散心透
透氣吧。」我下車一看，四周都是茂密高大的樹
林，前邊有個普通的大門。門前立 個樸實無華的
雕塑，心想大概是個舊莊園甚麼，能看到甚麼好春
色麼？
進得門去，順一條青石路走去，拐個彎，忽覺眼

前豁然一亮，前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花園。側邊一
座古建築，牆上爬滿古老的紫籐，垂 一串串紫色
花鈴。屋前綠草茵茵，花圃裡，金盞花開得絢爛奪
目，四周到處開放 紅、黃、粉色的鬱金香和各種
不知名的花兒。空氣無比清新，時不時飄來淡淡的
花香。正對面，一座幾畝大的池塘，池中一座燭台
式噴泉，向天空噴撒出萬點水珍珠，落進池裡，悄
然無聲。池塘裡，鴨兒鵝兒在水中戲游，不時響起
「嘎嘎」的叫聲。池塘對岸是一座古廊橋，橋體上
也掛滿盛開紫花的紫籐，古香古色，構成一幅美麗
的山水畫。
我站在花叢中，一時只覺如置身幻境。這時，一

對野鴨從池塘裡搖搖擺擺走上來，相跟 鑽進了腳
邊黃燦燦的金盞花叢裡，一忽兒隱沒在花海裡，一
忽兒又露出那笨拙的身子。我頓時像從夢中驚醒，
快活地叫娜塔莉，快，快，把它們拍下來，娜塔莉
急急打開相機，拍下了這對調皮的小東西。
娜塔莉看看花園的地圖，說，我們先去看松樹林

吧。「松樹林？」我說。我想松樹有甚麼好看的？

我看得多了！在國內，我去過張家界這樣的國家原
始森林，那裡松樹成林，從懸崖峭壁上往下看，山
谷裡林海茫茫，大都也就是松樹。松樹好活，是最
普通的樹種，到處都有，有必要看嗎？
心裡不以為然，還是信步走去。順 林中小徑走

下去，光線漸漸暗下來，原來已經進入了一片高而
深的林子。空氣中瀰漫 原始森林的氣味，腳下的
泥土變得鬆軟。我一眼看見面前矗立 一棵巨大的
松樹，不由得發出了「噢」的一聲驚歎。這是一株
真正的古松，樹身大約三人才能合抱。至少有兩百
年了吧？我猜想。娜塔莉說，這裡設為皇家花園已
經有一百多年了。既如此，裡面保存 幾百上千年
的古樹也就不足為奇了。
放眼望去，林中長 很多巨大的古松。我在國內

北京地壇公園這些地方見到過不少古松，可這裡的
松樹有所不同。地壇公園的古松古柏大抵都長得一
個樣，這個林子裡的松樹不僅高達數十米，樹幹多
幾人合抱之粗，巨大的樹冠遮天蔽日，而且樹形奇
形怪狀，千姿百態。我驚異的發現它們的松針和樹
幹的顏色也多不相同，松針有深綠、墨綠、嫩綠、
鮮綠、淡綠、淺綠、白綠，枝幹有深褐色、淺褐
色、深黃、斑黃、古銅，有的樹幹和樹枝顏色不一
樣，樹幹呈深褐色，樹枝則是銀灰色。樹形千奇百
怪。有一棵松，主幹挺拔，直插雲霄，枝條從樹幹
上一根根平伸，暗綠的松針一團團蓬蓬向上，令人
覺得是一個強壯的多臂武士在伸開手臂向人示威。
另一棵松狀如巨傘，上面掛 極其碩大的松果，活
像是聖誕樹上掛的裝飾果。拾一個瞧瞧，一個足有
大號陶瓷杯那麼大。有一棵松樹身細而挺，松枝呈
黃綠色，波紋狀，一圈一圈繞 樹身垂吊，還掛
一串串金銅色的細果，遠遠看去像一個身穿金絲禮
裙，渾身點綴 飾品，高貴又妖嬈的婦人。有棵松
不到一米高處就開始分杈，大概長了有幾百年吧，
樹身足足一間房那麼粗，分枝橫生，松葉濃密，如

同一個天然的綠蓬茶
廳。有棵樹松葉濃密
拖至地面，完全看不
見樹幹，卻見密密松
針中分開了一條半尺
寬的縫，可能是松鼠

為拖松果拱出的小路？林子深處，一株巨松亭亭樹
冠足有一個籃球場大，它的橫枝上立 一個小木
屋。不知裡面住了甚麼客人。是看林人？松鼠還是
土獾，還是鳥兒們？
我一路看，一路「噢呀！」「咿呀！」地驚叫不

已。原以為這一輩子看松樹早就看夠了，今天才知
道自己就是只井底之蛙。艾琳告訴我，據一個歐洲
有名的植物學家的調查，這個花園的松樹林裡保存
了歐洲最大最古老的松樹。難怪！我想，我們中國
原應該是古樹最多的國家，只可惜，幾十年來的天
災人禍，倖存下來的古樹不知還有多少？聽說，黃
山那棵最著名的迎客松也死掉了。唉！
走出松林，繼續前行，來到一條闊大的草坡跟

前。綠茵茵的草坡直通山頂，兩旁生滿巨大的闊葉
植物。晚春時節，萬木向榮，鬱鬱 。忽然，我
覺得眼前一亮，只見一叢叢一樹樹嫩綠的新葉中如
驀然升騰般舒展 大片大片五彩繽紛的雲團，有的
像夏日傍晚天邊翻捲的火燒雲，有的像大片清晨金
黃的朝霞，這邊一堆堆雲團潔白似雪，那邊探出一
片桃紅，清麗明艷如小女孩的短裙。我們不覺沿小
徑走去，繞山而行，來到花林深處。但見綠海泛
波，花雲璀璨，萬紫千紅，才驚歎前邊一枝紫雲漫
卷如貴婦梳妝，又喜見遠處一樹粉紅如少女的臉
頰，真正令人眼花繚亂，心花怒放！我不覺心情大
振，跑到一株株花樹前細細觀賞，原來這一團團燦
爛的雲霞係一朵朵巨大的花球堆成！看看樹上掛的
花名，發現這些雲飛浪捲的彩色花雲卻原來都是一
個品種——映山紅！我來自湖南。湖南的春天是映
山紅的世界。年輕時代，曾幾何時，總會在春天郊
遊踏春，從山嶺上採回大把紅彤彤的映山紅。可今
天才知道，映山紅能開成如此雍容華貴勝似牡丹的
花團，能翻飛出如此不俗不凡的千般色彩！呀！映
山紅原來可以是這樣的！
在映山紅花海裡流連忘返，又是拍照，又是細

觀，足足看了一個小時才戀戀不捨走出花海綠林，
順 指南往玻璃花房而去。巨大的玻璃花房裡溫暖
濕潤，裡面種植 無數花卉植物。比如巨大的熱帶
植物：芭蕉樹、蘆薈、仙人掌⋯⋯瀑布飛瀉，泉水
叮咚。小橋流水，曲徑通幽，終究有人造的痕跡，
樂趣不大，轉一圈就出來，後邊柳暗花明，又是一
村。
順 一條小路，前邊突然開闊起來。幾座池塘，

小橋流水，左面山丘，岩石重疊，石階層層，今天
是休假日，天氣不錯，園裡遊人如織。我見路上不
時有野鴨和小鳥悠然散步覓食，對來來往往的遊人
不屑一顧，煞是有趣。
綠草萋萋，池水清清，有幾個英國年輕的爸爸媽

媽各自帶 幼小的孩子在池邊看魚。清澈見底的池
水裡游 無數的魚兒。它們可不是小魚兒，都是
一，兩尺長的大魚。池塘用圓圓的鵝卵石修成淺淺
的斜坡，魚兒可以順 斜坡一直游到岸邊。幾個
一，兩歲大的孩子站在池邊，看 比他們的身子小
不了多少的魚兒們在他們的腳下游來游去，或者說
滾來滾去，都拍 小手咯咯地笑，樂不可支。一個
媽媽拿出一袋麵包，兩歲的金髮小女孩用胖胖的小
手抓了一把麵包屑，用力往腳下的水裡一扔，只見
大魚們你騎在我背上，我翻過來壓在你身上，一隻
隻張開大嘴巴，「吧嗒，吧嗒」搶吃麵包，樂得小
女孩咯咯地笑。那個走路還搖搖晃晃的小弟弟見
了，也拿了麵包屑扔給魚兒，看 魚兒張嘴吃了他
的麵包屑，笑得氣都喘不過來。
幼兒和野生魚兒遊戲，還有比這更感人的鏡頭

麼？在這個國家，家養的寵物就不用說，幾乎任何
野生的動物都不怕人。野鴨、野天鵝、野鴿子不怕
人，公園裡，私人花園裡的鳥兒不怕人，就連這公
園池塘裡的大魚兒，它們就好像不懂得怕人。那些
孩子和大人站在淺水邊，那些大大的魚兒，只要彎
腰伸手一撈就可以被人撈走，可它們卻不怕。因
為，從來就沒有人會獵取它們，或傷害他們。在我
的祖國，甚麼時候，鳥兒和魚兒能這樣與人類和平
相處，像老朋友一樣交往呢？
接 我們去看岩石花園。又看果園、草藥園、蔬

菜園、日本式花園、盆景花園等，直到快關園門，
我們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亂了方寸

南公分陰陽

韋基舜

客聚

新
詩
可
以
朗
誦
嗎
？
過
去
有
個
疑
惑
，
直

覺
新
詩
不
為
押
韻
而
作
，
一
經
朗
誦
，
必
定

不
會
像
傳
統
古
詩
一
樣
帶
出
音
樂
感
；
有
這

個
想
法
，
正
因
第
一
印
象
來
自
聽
慣
粵
語
吟

；
可
是
最
近
看
文
學
大
師
系
列
電
影
﹁
他
們
在

島
嶼
寫
作
﹂，
聽
楊
牧
的
新
詩
，
終
於
醒
悟
到
，
原

來
普
通
話
跟
粵
語
吟
誦
新
詩
，
效
果
原
來
是
那
麼

不
相
同
。

吟
誦
舊
體
詩
，
粵
語
的
確
比
普
通
話
來
得
鏗

鏘
，
其
中
微
妙
，
就
在
於
那
些
五
言
七
言
，
有
它

固
定
傳
統
格
式
：
舊
詩
音
節
平
仄
分
明
，
平
仄
中

九
聲
無
形
中
等
同
九
個
音
階
，
分
得
比
樂
譜
上
七

個
音
符
細
緻
，
便
不
期
然
帶
出
高
低
起
伏
的
跌
宕

感
；
如
果
作
詩
作
詞
的
人
本
身
音
樂
細
胞
豐
富
，

作
出
來
的
詞
句
就
是
不
須
附
註
音
符
，
哼
出
來
也

一
樣
動
聽
。
試
舉
粵
譜
填
詞
為
例
，
簡
譜
那
句
３

６
５
６
５
３
６
固
然
可
唱
﹁
落
花
滿
天
蔽
月
光
﹂，

換
上
﹁
落
街
冇
錢
買
麵
包
﹂，
同
樣
諧
音
諧
韻
。
只

要
知
道
來
自
哪
句
簡
譜
，
就
不
必
看
譜
也
唱
得
出

來
。
粵
語
九
聲
比
普
通
話
四
聲
來
得
嚴
格
，
音
樂

性
便
存
乎
其
中
了
；
普
通
話
四
聲
則
比
較
靈
活
，

除
了
買
麵
包
，
買
﹁
腸
粉
﹂﹁
豆
腐
﹂
都
可
以
依
譜

唱
得
出
，
粵
語
﹁
腸
粉
﹂﹁
豆
腐
﹂
就
不
可
以
，
勉

強
唱
出
﹁
豆
夫
﹂﹁
唱
分
﹂
就
繞
口
了
，
依
照
平

仄
，
就
只
能
買
﹁
蛋
糕
﹂
買
﹁
薄
餅
﹂
；
但
過
於

靈
活
，
反
而
收
窄
音
樂
領
域
。

那
麼
說
，
普
通
話
吟
古
詩
，
九
聲
變
四
聲
，
失

去
分
音
的
細
緻
，
便
有
如
放
冷
了
本
來
熱
騰
騰
的

乾
炒
牛
河
，
不
是
那
股
味
兒
，
這
個
南
北
比
喻
，

看
似
不
倫
不
類
，
其
實
也
貼
切
。
而
且
今
時
今

日
，
新
詩
早
已
脫
離
聞
一
多
﹁
天
寒
料
峭
，
女
郎

窈
窕
﹂
押
韻
時
代
，
五
四
期
間
新
人
的
﹁
詩
論
﹂

已
不
管
用
，
新
一
代
新
詩
人
不
只
不
屑
押
韻
，
反

而
認
為
越
是
遠
離
平
仄
和
韻
腳
束
縛
，
越
能
表
達

新
詩
意
境
，
這
樣
粵
語
吟
誦
新
詩
便
難
免
聽
出
砂

石
了
；
但
是
普
通
話
降
低
音
率
，
融
和
了
平
仄
的

強
烈
分
音
反
而
恰
到
好
處
。
熱
葷
和
冷
盤
，
性
質

不
同
，
各
有
味
道
，
並
無
優
劣
之
分
，
只
是
粵
話

吟
誦
新
詩
，
真
的
不
如
普
通
話
容
易
帶
出
情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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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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